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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元宵节的月光总是先于灯笼亮起来的，
乡下的月色更是漫无边际。当人们还在厨房
揉搓糯米团时，那轮银盘已悄然爬上柳梢，
将整个村里的积雪照得通明。我在老屋后面
正在分离着冰桶，父亲看了一眼说：“冰坨不
能太薄，不然经不起。”

我埋头苦干，想起《开元天宝遗事》里
写的“取坚冰，令工人缕为凤兽之形，或饰
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谁能想到
1300 年前的长安人，就在冰上有这么高超
的技艺了呢？

做冰灯是北方地区早些年过元宵节的传
统。制作冰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冻
冰，一种是取现成的进行雕琢。前者需要提
前把水倒入桶中放在室外冷冻，趁未冻实之
前使桶与冰坨自然分离，冰坨要凿开顶心，
放入油灯或者蜡烛，有时候怕被风吹灭还会
把蜡烛插入萝卜里再放入冰坨。这样，一个
简易透明梦幻的冰灯便制作成功了。需要注
意的是冻冰时间要掌控好，冰不能太厚也不

能太薄。雕冰则需要点巧思，要好看、形
象、生动。当然，这是长辈们的要求。在我
们的眼里，只要有了大概的形状就可以了。
小时候我们都在屋后的河里凿冰，凿出的冰
窟窿很快渗出清水，倒映着正在升起的孔明
灯，像无数粒朱砂痣点在深蓝的绸缎上。祖
父说南方人这时候该吃桂花馅的汤圆了，而
我们等着的则是一盘盘大饺子。

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是在同一个时间
段制作冰灯，同一条河流，同一群人。空旷
的视野里，就听见砰砰的声音远远传了开
去。弄好以后，等冰灯渐次亮起时，远远看
去，一个一个乡村连缀起来似成了倒悬的星
河，这些乡村便是其中的星点。孩子们举着
冰灯依次飞奔在路上，像是一条线在月光下
磨出细碎的银屑。这时想起《青玉案》的吟
唱，辛弃疾的绝妙词曲“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撞碎在冰灯棱角间，竟与
呼啸的风声和冰面下暗涌的水声应和成韵。
而一些小伙伴们放飞在河流里的冰灯渐渐地

漂远了，烛火若隐若现，有些欧阳修笔下
“月上柳梢头”的恍惚意境。

子夜将临，我们开始往冰洞里投掷钱
币，看谁投得最准，那一声声“叮咚”“叮
咚”里裹着对春水和来年丰收的祈愿。我的
萝卜灯已漂至对岸，与某盏荷花冰灯轻轻相
碰。此刻忽然懂得《永遇乐》里李清照为何
要写“染柳烟浓”“捻金雪柳”，恐怕灯火最
盛时，她的人间狂欢即寂寞，寂寞即狂欢吧！

喧闹了大半夜，恋恋不舍地回家。想起
在回家的路上，祖父教我用雪堆了盏简易的
走马灯。月光透过冰晶在雪地上流转，似撒
了一地。夜里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天空似乎
比白天还要明亮。

现在的冰灯、冰雕是越来越好看了，但我
总感觉它们少了一点生气。可能不是纯手工的
缘故，没有沾染过多的人情味儿。对我来说，我
孩童时亲手雕琢的冰灯，或许早已把当年的月
光留在了那个正月十五的夜晚了。
（周丹，笔名淮右，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元宵的冰灯
周 丹

家乡一带，旧时的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不仅
有踩高跷、挂灯笼、打铁花、放焰火、吃元宵等习俗，
还有一种“量月亮”的活动。量月亮并不是飞到天上
去丈量月亮，而是在自家院子里量一量月亮的影
子，老人们认为以此可预测本地当年雨水大小。

正月十五的上午，人们在庭院内的北房前
面，摆上一张小桌，在桌上朝东西方向横着放下
一块砖，卧砖之上再竖立一块砖，过去的砖厚约
二寸、长约八寸，加起来差不多是一尺。中午十二
点钟也就是正午时分，准时把砖影调到正南正
北，然后划下记号，再不许移动，等待夜间月亮升
起。半夜零点也就是子时以前，人们开始观察月
影的移动，当月影指向正南正北，与日影重合之
时，从砖根量一下月影的长度，几寸几分要量得
准确，连同测量的时间一同记录下来。第二天，各
家的主事人凑在一起，把各自量得的数据比对一
下。如果大家测量的数据不尽相同，就凑在一起
算出一个平均数，作为推测当年雨量的依据。

据说量月亮始于清末，旧社会的农民完全是
靠天吃饭，雨水的大小直接关系着收成的丰或
歉。家乡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夏季季风影响偏弱，
雨量偏少，常常因大旱而收成不好。量月亮预测
雨水大小的行为，表现了这块土地的农民对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的殷切期盼。

人们认为，月影与日影重合的时间，预示着
降雨的时节，月影的长短预示着雨量的大小。如
果月影在子夜零点以前指向正北，就应该是前
半年降雨；零点以后指向正北，就应该是后半年
降雨。影长在五寸以下，预示着天旱；影长在五
寸以上，预示着雨多。月影越长，雨量越大；月影
越短，旱情越重。比如半夜零点以前月影指向正
北，影长超过五寸，就说明上半年有大雨，反之，
半夜零点以后月影指向正北，影长不足五寸，就
说明下半年天会旱。

月影的方向、长短时时牵动着农人的心：若是
月影昭示着雨水适量，大家便会辛勤耕作，期待着
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带来五谷丰登的好收成；若是
月影昭示着旱涝不均，大家便从年初开始精打细
算，节省口粮以度荒年。在旧社会，勤劳坚忍的中
国农民，就是这样来应对无情的自然现象。据老人
们讲，确实有不少所谓预测灵验的例证。

新中国成立后，家乡人民开始修渠、打井，大力
建设农村水利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兴修水利的积极
性更是高涨，如今已是机井浇地、大棚种菜，科学种
田、旱涝保丰。农民靠天吃饭、等雨播种的年代早已
成为历史，再也没有人量月亮并相信其结果了。

然而，上了岁数的老人们在正月十五这天仍然
坚持测月影，不过，已经不再是预测雨水的大小、时
间，完全是生活情趣，甚至成为一种怀旧情怀。

（刘荣昌，天津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元宵夜，量月亮
清 秋

小时候每年刚过完年，镇上就有卖元宵
的，而且是现做现卖。元宵也就是每年的这
几天吃一回，所以买的人不少，常常排很长
的队。有一年，因为家里过年来往的亲戚
多，母亲到正月十五才想起买元宵。那时父
亲已到外地上班，她只好自己借了辆自行
车，赶紧到镇上去买。

我和哥哥在村口焦急地等着母亲，看到
别人拿着又白又圆的元宵回来，我们羡慕到
了极点，口水差不多都要流出来了，恨不得
立刻吃上又甜又香的元宵。但等到中午，见
到的却是两手空空的母亲。原来，因为是最
后一天了，买元宵的人特别多，轮到母亲买
的时候，元宵却卖完了。

我们失望极了，好像从阳光和煦的山顶
一下掉到了冰窟窿里，可是也没有办法，只
好无精打采地向家里走去。母亲看到我们的
样子，安慰我们说：“没啥，买不到我可以让

你们吃到。”“真的？”“真的。”母亲信心百倍
地说，“我刚才在排队的时候，看到人家怎么
做了，到家我给你们做元宵。”

一到家里，母亲就一样一样找来黑芝
麻、核桃仁、花生仁，然后把这些东西炒干，
轧碎，再加入白糖，倒入少量水搅拌至半
干，拍成大拇指粗细的长柱形，切成小方
块，到吃午饭的时候，馅就做成了。吃完饭，
母亲就接着滚元宵。她拿几块馅在水里湿一
下，放在面盆里滚动，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
越大，不一会儿就成了乒乓球大小，雪白雪
白的元宵就算做成了。天还没黑，母亲就做
成了两大碗元宵。月亮出来了，元宵煮熟
了。母亲盛了两碗，放在院子里的天地牌位
前，给月婆婆供奉，保佑全家平平安安，团
团圆圆。洁白的月亮映在了碗里，分不清哪
是元宵，哪是月亮。

过了一会儿，母亲把碗端给我们说：“月

婆婆吃完了，你们吃吧！”我们迫不及待地接过
来，用勺舀起一个就往嘴里送。母亲笑着说：

“别慌，小心噎着，先喝口汤。”我们吃着母亲做
的元宵，觉得比买的好吃多了。“好吃吗？”母亲
问。我们一个劲儿地点头，都顾不上说话了。母
亲笑了：“好吃明年还给你们做。”

从此，我们家就不买元宵了，母亲刚过
完正月初十就开始做，为的是多做一些，不
但可以送给亲戚朋友，还可以送给街坊四
邻。吃过的人都说母亲做得好吃。我知道这
并不是奉承，因为母亲做的元宵不但是纯手
工制作，她还善于学习和总结，用料和做法
不断改良，做的元宵是真的很好吃。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母亲过完八十
大寿后的那年元宵节，母亲还要做，但我们
不让，因为母亲做的元宵，已永远地铭刻在
我们的记忆里……

（寇俊杰，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元宵里的母爱
寇俊杰

春节刚过，元宵又至，春意像风一般裹
挟着我，吹起我心底藏了四十年的乡愁。那
乡愁里，有千年古镇春节里的烟火人家，还
有东营潘村一盏盏亮闪闪的鱼灯。

我的老家，是一座沉淀了上千年时光
的古镇，在古镇不足一里处，有一个名为
东营潘的村庄，相传三国时期周瑜曾在此
驻军，村里人家多姓潘，便有了这个承载
着历史记忆的名字。旧时的东营潘，村民
们多以打鱼、种庄稼为生，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日子平淡却也充盈，而每年的正
月十五玩鱼灯，便是这个村庄最隆重、最
热闹的传统习俗，从祖辈流传至今，从未
间断。

村里的鱼灯，都是村民们亲手制作，以
竹篾编扎成骨架，再用布料或油纸蒙面。所

制作成的鱼灯有鲤鱼、鲫鱼、青鱼、鳜鱼，
鳊鱼等等，一盏盏鱼灯形态各异、栩栩如
生，虽体型不小，却透着灵动之气，仿佛下
一秒便会摆尾跃入水中。这份手艺，在代代
相传中，愈发变得精致。

每到正月十五，天刚擦亮，东营潘的鱼
灯便如期苏醒了。先是在村里游走，锣鼓声
起，鱼灯引路，青壮年们手舞鱼灯，步伐轻
快，挨家挨户送上祝福。村民们早已在门口
等候，鞭炮声此起彼伏，客厅的八仙桌上，
整齐摆放着瓜子、糖果、香烟，满心期盼着
鱼灯能绕进自家院门，带来一年的风调雨
顺、平安顺遂。但凡鱼灯临门，主人家便满
脸笑意，眉眼间都是藏不住的喜悦，仿佛接
住了一整年的福气。

那些鱼灯看着硕大笨重，但在玩灯人的

手中却格外轻巧灵活。每当鱼灯要进入家门
时，玩灯的人会轻轻一旋，手腕微抖，鱼灯
便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稳稳地进入屋内，
动作流畅自然，毫无滞涩。后来，我的几位
潘姓同学，也加入了玩鱼灯队伍，我曾忍不
住问他们，这般娴熟技艺是如何练成的？他
们只是粲然一笑，语气轻快：“苦练加巧练
呗！”没有华丽的言辞，却藏着东营潘人的坚
韧与踏实。看着那一盏盏鱼灯在他们手中鲜
活起来，仿佛真的有了生命，我也莫名地满
心都是自豪与欢喜。

鱼灯的热闹，从白天延续到深夜。夜幕
降临时，一盏盏鱼灯闪闪烁烁，在夜色中连
成一片璀璨的灯海，浩浩荡荡地走向古镇和
周边各村。沿途的人们纷纷奔走相随，鞭炮
声、欢呼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将元宵的

氛围推向顶峰。玩鱼灯的人，心中自有规
矩：人家馈赠的东西，只取少量，以示礼尚
往来；面对乡亲们的双手行礼，鱼灯便逐个
点头还礼，尽显谦逊；若有村民接请吃喝，
从不大吃大喝，更不饮酒，不过吃一碗汤
圆、两个五香茶叶蛋，简单却不失礼数，这
既是传承下来的规矩，也是东营潘人质朴品
格的写照。

离开家乡四十年，岁月流转，乡愁未
减。期间，我只在春节期间偶遇过两次鱼灯
队伍，那热闹欢快的场景，那亮闪闪的鱼
灯，那淳朴的乡音，始终刻在我的心底，难
以忘怀。后来听闻东营潘的鱼灯，已然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登上
了央视舞台，那一刻，我满心欢喜，为家乡
的文化被认可而自豪。我深知，玩鱼灯从来
都不只是一场节日的热闹，更是平民百姓祈
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心愿，是刻在民族
骨子里的文化记忆。

又逢元宵，晚风微凉，灯火可亲，我望
着远方，心底满是期盼，期盼老家的鱼灯能
再亮起来，那承载着乡愁与传承的鱼灯，能
在岁月的长河中，一代又一代地舞下去。

（杨勤华，安庆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

元宵的鱼灯
杨勤华

灯海星河 翁桂涛 摄

天黑透了，我家院子里的灯笼一盏盏亮了起来。
那是父亲用竹篾和红纸糊的圆灯笼，里面插

着半截红蜡烛，烛光透过薄薄的纸，晕开一团毛茸
茸的、暖洋洋的光。正在读小学的我提着灯笼站在
当院，看着自己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心里头痒痒
的，像有只小虫子在慢慢地爬动。

“走啦……”哥哥喊了一声，姐姐牵着妹妹的
手，我跟在后头，几盏灯笼摇摇晃晃地就出了门。

街上的热闹是随着一盏盏灯笼涌过来的，放
眼望去，前街后巷，到处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孩子，
每人的手里都挑着一盏灯笼。有纸糊的兔子灯，
耳朵竖得老高，有玻璃罩的方灯，烛火在里面突
突地跳，还有用萝卜挖成的灯，萝卜瓤子掏空了，
倒上洋油，点起来亮得晃眼。远远望去，一条土路
蜿蜒着，那些灯笼就像飘在夜色里的萤火虫，一
串一串，忽明忽暗，把我们豫中平原的西场村那
黑沉沉的天幕上烫出了无数个暖洋洋的小洞。

妹妹的灯笼最小，她走得也最慢，走不了几
步，姐姐便回头等她，两盏灯凑在一起，烛火挨着
烛火，像是在说悄悄话。哥哥是大孩子，不爱跟我
们并排走，他挑着灯笼走在最前头，步子迈得老
大，灯笼一晃一晃的，活像戏台上打头阵的将军。

不知是谁先起了个头，孩子们便一齐唱了起
来：“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歌声虽
然听起来七零八落，笑声倒是非常整齐。正唱着，前
头忽然炸开一团笑闹声，原来，是两个男孩子的灯
笼碰在了一起，蜡烛一歪，纸罩子呼地烧了起来。
他们也不哭，反倒咧着嘴笑，举着那团火在街上跑
了一圈，等烧尽了，才拍拍手，钻进人群里不见了。

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我回头望去，我们西
场村的街道变成了一条流动的光亮之河。那些
灯笼摇啊摇，晃啊晃，把整条街都晃得软了、暖
了。偶尔有风吹过来，烛火齐齐地一偏，又齐齐
地正过来，像一大片会呼吸的、金色的麦浪。我
忽然想起了哥哥教我读的辛弃疾的那句词：“东
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写的虽然不是
我们这豫中平原的西场村，可是，那灯火辉煌的
劲儿，那满街满巷的热闹，应该是彼此相通的。

夜色更深了一些，街上的灯笼渐渐稀了，远处
传来零零星星的鞭炮声，是大人放的“送年炮”。姐
姐说该回家了，妹妹不肯，举着灯笼还要往巷子深
处跑。哥哥一把拽住她，指着天上的那轮圆月亮
说：“你看，月亮都困了，咱们也回家吧！”

回去的路上，我不时地回头看，有些灯笼
还亮着，散在村子的各个角落，像一地的碎星
星，璀璨明亮。我心里想：明年的元宵节，更多
的灯笼又会亮起来了。

（王吴军，《读者》签约作家。）

元宵节的夜晚
王吴军

在潮汕，年味从不会随着除夕的钟声
逐渐淡去，反倒会在元宵夜，伴着千万盏
灯火变得更加浓烈。这一夜，潮汕各村锣
鼓喧天，灯火锦绣处，是市井烟火的喧
嚣，是民俗文化的传承，更是潮汕人刻
在骨子里的宗族情怀和美好祈愿。

还未到黄昏，各街巷便早早热闹起
来。各 杂 货 铺 前 挂 满 了 各 式 灯 笼 ，兔
子 灯 蹦 蹦 跳跳，荷 花 灯 亭 亭 玉 立 ，走
马 灯 转 着 四 季 平 安 的 画景。而最具潮
汕 特 色 的 ，当 属 那 精 巧 雅 致 的 传 统 竹
编 灯 笼 —— 以 本 地 竹 材 为 料 ，经 老 匠
人手工劈篾、编织、糊纸、上漆，最后在
灯 面 上 一 笔 一 画 绘 制 着 各 家 的 姓 氏 ，
或是书写着“财丁兴旺”“吉祥如意”等
祝福话语。

元宵点灯，是潮汕地区一场承载着
宗族情怀与民俗底蕴的传统盛事，自起
灯拉开序幕，到收灯圆满落幕，其间热
闹非凡。凡是上一年有新生男丁的人
家，都要精心准备一盏传统的竹编姓氏
灯笼，在起灯之日前往宗族祠堂悬挂，
以此作为新生儿入族的庄重仪式，俗称
挂丁灯。

待到暮色降临，潮汕的元宵节便化作
一片灯火的海洋，最盛大的，莫过于营老
爷游神活动。各村的游神队伍抬着老爷的
金身，踏着锣鼓声，绕村落巡游。队伍
中，令旗队伍率先开道，旌旗猎猎、整齐
划一，为巡游扫清前路，庄重又威风；潮
州大锣鼓鼓点激昂、震彻街巷，敲得人心
潮澎湃；醒狮队腾挪跳跃，摇头摆尾，时
而登高采青，时而伏地祈福，引得路人阵
阵喝彩。

游神队伍经过的地方，家家户户都会
在门前摆上供品，点燃鞭炮，打开门让老
爷的福气漾进家门。与此同时，提着自家
姓氏灯笼的大小男丁们，成群结队地跟在
游神队伍身后，营灯穿街过巷，嘴里高喊
着“老爷保号”，灯笼的光晕在身后连成
一条流动的光带。鞭炮声、锣鼓声、欢笑
声交织在一起，汇成最热闹的人间烟火，
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潮汕
元宵独有的热闹。

元宵夜里，潮音也从不缺席。各村
口的戏台之上，大红灯笼高挂，生旦净
丑身着精致戏服、头戴华美头饰，粉墨
登场。婉转悠扬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表
演，引来了十里八乡的乡亲。老人们搬
着板凳坐在前排，听得津津有味，跟着
节奏轻轻哼唱；年轻人虽未必全然听
懂，却也沉醉在这古朴的潮韵之中，感
受着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那悠扬的潮
音，穿过灯火，越过街巷，成为潮汕元
宵夜最动人的旋律。

岁岁元宵，年年灯火。潮汕的元宵灯
火，虽没有都市花灯的精致华丽，却有着
最浓郁的生活气息；没有大型灯会的声势
浩大，却有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灯火
里，有潮汕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有对宗
族亲情的深情眷恋，更有潮汕文化代代相
传的生命力。它让我们看见，古老的民俗
在岁月中生生不息，潮汕的文脉在传承中
熠熠生辉。
（翁桂涛，广州市南沙区作家协会会员。）

灯火元宵夜
翁桂涛


